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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承认社会有不平等存在，但是他认为这种不平等首先应该有利于“最不利者”。本文提出“积极正义”与“消极正义”，认为成人教育发扬积极正义是促进成人学习，促之加入到学习社会生成之进程中去;而发挥消极正义致使成人学习者的学习力不衰退，使成人学习者可为学习社会的生成持续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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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只有较多接受教育的人才更乐于也更易于把握继续受教育的机会，从而使自己终身受教育，在《学会生存》中其实隐含了一个意思：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人更多地接受教育，也就是化自然人与社会人为可持续受教育的人——简言之即为“可持续教育”观，它必然要求大力发展成人教育，甚至要求“普教成教化”。 
    《成人教育——实践的基础》一书在第七章《问题与争论》里讨论了“成人教育作为一项社会事业的问题”（ 刘宪之、蔺延梓、刘海鹏译，达肯沃尔德、梅里安著《成人教育——实践的基础》，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4月版，P.370－313）。其中讨论了“机会均等”和“成人教育是否在扩大鸿沟”，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成人教育有没有对社会平等作出贡献。”这实际上就是在涉足学理上属于政治哲学或者道德哲学领域里正义论的话题。社会学家克莱伯（Jan Craib）说:“每一回你观察世界的角度有所移动时——无论是多么轻微的移动，你就会看到前面此未曾看过事物。”以社会正义论打量成人教育是我力欲建设“学理的成人教育论述”（我叫它第三种成人教育论述。第一种是实践领域里的成人教育论述，为求利；第二种是职业领域里的成人教育论述，为求职；第三种是学术领域里的成人教育论述，为求真）的一个努力。 
一、  社会：成人教育之“所”
中国社会分层中有成人作为教育尚处于弱势群体的存在，社会就需要成人教育来完成现代化和学习化。正如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论述正义的原则时所指出的，评价一个社会要看它如何看待它的境况最差的成员，他认为一个社会可以允许不公正，但是这种不公正要有利于处境较差的人群。在教育上尤其能够这样说。笔者认为，成人教育的实验品格正是在于：关心人的贫弱、造成人的强健和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是因为，成人教育发展史表明成教一直都是全民教育与终身教育“双肩挑”的（而现今的许多研究者因为“赶潮流”的缘故往往忽视了这一点）。
成人教育存在“能”（competency）和“所”(position)的问题。我认为，成人教育之“所”是社会(它原先就叫社会教育)，它的“能”是正义。人类有两大创造,一是社会,一是文化。海德格尔的“社会”大约相当于他的“常人”。这与经典社会学的“社会”观不同。社会唯实论者认为，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作为科学对象的社会，是独立于每一个个人,并被这些人所感觉和意识到的东西。即是说，不用“神”或“理念”、“精神”去取代超越于个人，人以及人的群体的外在物，而用“社会”这样一种“人类的载体”去拥有“超在”（即超越“此在”）的地位。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认为此在本性上具有“去存在”和“向来我属性”。然而，此在在日常在世中的生存活动中天时不依赖于“常人”、“他人”或“大家”（das Man）：“此在作为正常的杂然共在，就处于他人可以号气的范围之中。不是他自己存在；他人从它身上把存在拿去了。他人高兴怎样，就怎样拥有此在之各种日常的存在可能性。在这里，这些他人不是确定的他人。与此相反，任何一个他人都能代表这些他人。”他说这就是“常人”。海德格尔所谓“常人”也可以理解为通常意义上的大家、公众、群众一类的东西。
    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认为：“劳心者治人”，何怀宏认为那是一个“选举社会”，社会的精英治理把教育也整个地卷入精英化。“聚王下英才而教育之”的精英教育（或人才教育）传统给中国社会治理打上了课程的烙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实在是一个选举社会（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一书用语）所必然而分泌出来的社会意识。但是，选举社会必竞是对世袭社会的反动，是迈向平等的必要一步。社会资源（含教育资源）是有限的，必然要求依据选择（察举、科举、升学考试）来使社会分层、从而也分配了资源。 
    而选举（Selection）注意了“超越”的一面，把“平等”的一面忽视了。这就有蔡元培（新教育）、梁漱溟（乡村建设）、冥阳初（平民教育）等人的新教育运动来制编，蔡先生等人将弱者的受教育权摆在了优先地位考虑，使漠视女子、乡农、平民的精英传统不得不让步。最终实现了男女同校，农村教育和学校平民化。
    荀子的“明分说”与他的“性恶论”是相联系的。他说：“问者曰：人性之恶，则礼义恶生？应之曰：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生于人之性也，……故圣人仕性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在《富国》篇里，他说只有依据“圣王”制作的“礼仪”“明分”，才能避免“强胁弱也，知惧遇也，民下违上，少陵长式的“犯上作乱”（孔子语），而达“群居和一”的社会状态。“明分”可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 
    荀子的“智愚能不能之分”“长幼有差”是合乎“人伦”，顺乎“天理”的，是不齐之齐，不平之平。他在《荣辱》篇中说“斩而齐，枉而顺，不同而一，夫是之谓人伦。”“分钧则不遍，势齐则不一，众齐则不使。……先王恶其乱也，使有贫富贵贱之等，是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书》曰‘维齐非齐’，此之谓也。”（《荀子·天论》） 
    在“齐”(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平等、正义)的问题上,我认为，成人教育之社会正义性是显然的。因为成人教育“能”分配、重组知识，从而帮助成人有希望成为学习者从而过上体面的生活。 

二、正义：经典话题
在社会正义成为问题的当下，成人的发展还涉及生涯发展与继续社会化。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的社会转型把知识分子逼进了角落，被边缘化了，于是他们在地位上可以更接近社会成人——他们是当然的弱势群体。危机社会里的全球成人教育是在思想家提出：“人死了”之后不久人们感到“知识分子死了”。只有问题意识而没有危机意识的读书人不是知识份子——他们没有成人关切。知识分子的死去是在schooling中对抗无知、在以保守对抗回归中走向终结、以及在虚无之后以放纵结束精神生命，那么，治理的责任也落空了。 
    《理想国》第一卷探讨的就是正义。柏拉图探讨了实现平等的理想社会的条件，并认为家庭是不平等（即社会分层）的关键所在。他认为，个体的动机即在于为家庭的其他成员及甚至爱亲朋获得得他们所有特权——这就导致每一个社会都存在一种要求通过使不平等世袭化从而使不平等制度化的内在压力。为缓解这种压力并最终消除社会特权的继承趋何，柏拉书提出创建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孩子从其父母身边带走，由国家来培育他们。此外，柏拉图认为，社会是放大了的个人，有其固定的阶级结构和职业结构。他指出，人的灵魂有三种：理性、意志、情欲。相对应的人有三类：陶冶理智与追求真理者（哲学家），追求荣誉和成功者（武士），追求感官欲望之满足与身体享受者（农人与工匠）。这三类人分别构成社会的三个等级。社会的第一等级是哲学家，是神用金子做的，他们是社会的统治者，通晓“善”的理念和治国的哲学，其德性是智慧，其责任是领导和管理全部的社会生活。所以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应该是哲学王。社会的第二等级是武士，他们的身体是神用银子做的，其责任是保卫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对内维护治安，对外防范人，武士是哲学王的辅弼者。社会的第三等级是农人和工匠，其身体是神用铜和铁做成的，他们的责任是专门从事生产劳动和经营商业，供养国的德性。至于奴隶，柏拉图没有把他们当成人看，而是将其排除在社会等级结构之外。柏拉图认为，这三个等级各就其位，分别履行各自的职责，从而构成社会合理的治理结构，形成“和谐一致”、“正义”的社会。柏拉图还有“阶级转换说”，他认为阶级之间还应得持一定程度的流动，郡如果统治者的子女适合作统治者，就应降为被统治者；而被统治者的后代中出现了适于做统治者的优秀分子，就应提升为统治者。 
    “正义”是柏拉图《理想国》最关注的主题之一。开卷便谈，整个城邦的最大可数的快乐是“我们认为在那样建置的邦图最好容易见到正义。“我们不是把其中的一个小阶级”孤立开来我们为他们谋幸福，我们着眼的是全城邦的幸福。在《理想国》第四卷中“每一阶级各按性能而得到它的一份快乐”是柏拉图理想中正义的达到。“正义”还体现在“监护失如果有了理想中不同的子孙，他就应当被送到另一阶段去；同样如果别的阶级有优异分子，就应当外入监护人之外，其余的公民也应该按其性之所适要工作，使缺乏于事。安子其形，这样配合起来，整个城邦也就溶为一体了。”然后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论到了教育：“我认为一种适当的教育，只要保持下去，便会使一国中的人性得到改造，而具有健全性格的人受到这种教育又变成更好的人，胜过他们的祖宗，也使他们的后裔更好，像其他动物一般。”“虽然《理想国》也承认根据自然原则组织的”国家“它的整体的智慧即存于最小部分的人们之中——也就是一国中领导和治理人的人们之中。这样的知识才是学智慧的名称。并且也仿佛为自然所论定，有权利具有这智慧的一个阶级是所有阶级中人数最少的。”但是他还是强调教育。在第五卷中他说（以苏格拉底的口吻）：“让我们现在给以妇女们一种相类似的训练和教育”、“除非男女受着一样的教育。否则你就不能使妇人有同男人一样的责任。”妇女属于弱者，但正义的治理也要给弱者以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对男子的教育是音乐和体育”，也要教以“战术”。正义不是弱网强食。适者生存，而是各适其所，各得其乐。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必须体现正义原则，甚至视正义为生命线和合法性之源泉与基础。在那个男尊女卑、人口统计男丁不计女口、把要对夫服从视为美德的时代，柏拉图在探讨“什么人才配学习这些并如何选择人的确的问题”时郑重地说：“对妇女们是一样的，因为你不要以为我上面的话只适用于男人，所有妇女如果具有适当的品质的话，对她们我的话一样只适用的。”（见《理想图》第七卷） 
教育的正义性是不偏重弱权或强势而关切弱势及弱者。《理想图》第五卷中说：“为了国家的利益，还有什么事经尽量提高一国男女的品质更重要的呢？”“而我们的音乐和体操教育可以做到这一点。”并且作者把它提到很多的地位上去认识了：“这不但可能，而且能使用国家受到最高的利益。 
    彼时教育弱势中的典型人群是妇女而非儿童，“母以子贵”可以说明长子继承中的儿童是隐性的弱者。 
    此时教育弱势中的典型人群则是被精英教育层层筛选下来的“成人”——他们就是成人教育的对象。 

三、社会行动中的成人教育

积极正义与消极正义
现代教育的发展昭示着：教育是人的社会化，而不是家族化。教育日益社会化让社会教育成为无冕之王，没有任何人可以不受社会环境影响。

成人教育的效果，还需要全社会行动起来。

成人教育的真义，在于它的积极正义和消极正义之功能担当。

对实现学习化社会正在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笔者认为规模与数量仅仅是现象，而本质的意义在于成人教育是正义的事业，成人教育承担了社会正义的功能——积极的正义是让成人参与学习发展扫盲教育等以全民教育为指导思想的成人教育，消极的正义是不使成人学习者学习力消退（主要是继续教育，反映了终身教育要求）。与成人教育直接相关的全民教育与终身教育两大思潮就是这“平等的潮流”中的二股劲流。相对而言，全民教育的正义诉求更“积极”一些。于是正义可分为“消极”的与“积极”的事等，在此用“消极正义”来论述终身教育的正义性。 
    扶助弱者是教育的正义关切，而对强者继续施教使其得保持与发挥对社会应有的贡献力量在“各得其所”意义上完成其正义的关切。 
    现象与本质是实践与理论的关系。梁启超十分称赞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一句话：“政治家者，政治学者之臣仆也。”（梁启超著《管子传》）因为罗斯福这句话反映了“以理想为事实之母”，梁先生认为政治学者是“发明”学说以待他人采用”，政治家则是采用政治学者所发明之学说“以成其业”，他并且说在西洋史中没有一身兼有政治学者与政治家二任的人。 
    理论与现实之间天壤之别，理论家与实干家之间相互谴责即为此种能张力的一种表现。以社会正义为大力发展成教张本，结果“成人”终结了（成人变为成人学习者）以后就是学习社会的到来。学习社会不是一个哑铃状的社会（两头大中间小），而是橄榄形的（中间大的部分是成人学习者，两头分别是精英与成人）。这个以社会正义来建构成人教育理论的思路可以简述为： 
    积极正义是促进成人学习，促之加入到学习社会生成之进程中去，而消极正义是不使成人学习者的学习力衰退，使成人学习者可以持续贡献于学习社会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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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dult education is the just cause
Abstracts: This elaboration strives for the real meaning of adult education. Plato center just view is "everybody takes their proper place" in "Republic of Plato"; John Rawls in "on Justice" held that the society doesn’t exist equal, but he thought this kind of inequality first should be advantageous to "the disadvantage". This article proposed "positive just" and "negative just", argue for the adult education develops positively justice promotes the adult to study, presses adult learners to join to advancement of the learning society. But displays negative justice doesn’t cause the adult learners’ study ability to decline, enables the adult learners contribute to the learning society's development. 
Key words: adult education, justice, positive just, negative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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